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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e, Falsehood, Cure: Unreliable Narratives in WhenWeWere

Orphans

Jing Liu

Abstract When We Were Orphans tells the story of Banks, who solved the truth of his parents'

disappear-ance, faced his own trauma, and reached a reconciliation with himself through his memories

and retrospectives. Unreliable narrative theor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interpreting When We

Were Orphans. Through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fact/event axis and value/judgment axis, the

unreliability of the narrative in the text is analyzed,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unreliability of the

narrative are explor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heory of memory and trauma, and the healing effect of

the unreliable narrative is further explored. In this way, it analyzes how Banks reconfirmed his

self-identity and found his identity through the unreliability of narrative and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past, in the context of trauma and multicult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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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谎言、疗愈：《上海孤儿》中的不可靠叙述

刘静

摘要：石黑一雄的作品《上海孤儿》讲述了班克斯通过对往事的回忆与追溯，解开童年时父母失踪

真相，直面自己心灵创伤，与自我达成和解的故事。不可靠叙述理论为解读《上海孤儿》提供一个

全新的视角。结合叙述视角，通过在事实/事件轴与价值/判断轴解读文中叙述的不可靠，并从记忆

与创伤角度探析叙述不可靠的原因，进而深入挖掘不可靠叙述对班克斯创伤的疗愈作用，分析通过

叙述的不可靠，班克斯如何与往事达成和解，如何在创伤与多元文化背景下重新确立自我身份，寻

得文化认同与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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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海孤儿》(When WeWere Orphans)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 1954-)创作

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于 2000 年获布克奖(The Man Booker Prize)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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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上海孤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伤、后殖民主义、双重文化背景下的身份问题及对小

说艺术手法等方面。从作品写作手法方面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不可靠叙述或记忆叙述，但多侧重对重

大历史背景的讨论，切入点较为宏大，缺少对个体命运和个人心理的关怀。《上海孤儿》以二战为

背景，讲述了主人公班克斯为解开童年父母失踪之谜，从英国重返童年居住的上海租界寻找真相的

故事。故事以日记的形式展开，班克斯在叙述自己经历时，尽可能平淡地讲述或轻描淡写地回忆，

有意规避自己曾经历的创伤，对某些特定伤痛或情感甚至选择了刻意隐瞒或否认。故事的最后，班

克斯通过回忆与对往事的讲述，在不断建构与修正的记忆中最终直面父母失踪的真相，也让自己彻

底从往事中得到解脱，真正与童年的创伤经历握手言和。这让笔者注意到不可靠叙述对人物的疗愈

作用。结合文中班克斯的叙述，拟尝试从“修辞性不可靠叙述理论”[1]出发，结合第一人称叙述中

的“我”、“二我差”[2]理论和詹姆斯·费伦的“三轴六亚类”中事实/事件轴上的“不充分报道”

与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3]，分析班克斯在叙述中的不可靠性，探究如何通过不可靠叙述，

在大时代背景下阐释个体如何走出创伤，完成自我的救赎与和解。

“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文学评论家韦恩·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在他的著作

《小说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Fiction)中作为一种叙述类型提出，“当叙述者的讲述或行动与作品

的思想规范(也即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相一致时，我将这类叙述者称为可靠的叙述者，反之则称为

不可靠的叙述者。”[1]叙述者的言行与隐含作者的规范不一致的情况常常出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

在布斯的理论中，他将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在“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两条轴线上做了进

一步的解释，论述隐含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叙述者可能在对事实的叙述中出现错误，或是在判断中

出现偏颇。故在阅读中，需要阅读者对叙述者的话语重新进行可靠的解读，或者超越叙述者的话语

去推测事情的真相，这样的过程就是读者进行“双重解码”的过程。国内著名学者申丹认为“文学

意义产生于读者双重解码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与(读者心目中)可靠的作者之间

的对照。它不仅服务于主题意义的表达，而且反映出叙述者的思维特征，因此对揭示叙述者的性格

和塑造叙述者的形象有着重要作用。”[4]

詹姆斯·费伦继承了韦恩·布斯的理论，并在布斯理论基础上对修辞性不可靠叙述理论做了新

发展。一方面，费伦将不可靠叙述的类型从“事实/事件轴”与“价值/判断轴”两类发展为三类，

即增补了“知识/感知轴”，并将进一步细化区分出六个新子类型：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

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

读”和“不充分解读”[3]。另一方面，费伦还对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我”做了区分，即作为人物的

功能和叙述者的功能有着不同作用，有时两者的功能是相互分离的。与布斯的研究相比，费伦的研

究更为关注叙述者的不可靠程度在叙事进程中的变化。费伦认为叙事在时间维度上的运动对于读者

的阐释经验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不可靠叙述的动态观察，有利于让读者更好地把握这一叙事

策略的主题意义与修辞效果。

2.视角分离与话语矛盾：班克斯叙述的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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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提出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同时他认为作品的规范就是“隐含作者”的规

范，即特指创作作品时作者的“第二自我”，“在创作不同作品时作者可能会采取不尽相同的思想

艺术立场，因此该作者的不同作品就可能会‘隐含’互为对照的作者形象”[5]。费伦将第一人称叙

述中的“我”区分为作为人物的功能和叙述者的功能，有时两者的功能是相互分离的。[6]赵毅衡先

生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一书中提出的“二我差”理论，认为“在第一人称兼人物的小说中，会

出现两个自我。一个是作为叙述者的‘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个是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

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交替进行，即分为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2]结合全书班克斯的叙述，正是

其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不断交替展开的。故在《上海孤儿》中，班克斯叙述的不可靠首先体现在班

克斯作为叙述者叙述形象的分离。

《上海孤儿》以班克斯为第一人称叙述的视角回忆其经历，叙述包含两种不同的视角，追忆往

事的叙述者形象的“我”与被追忆的正在经历事情的“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也是故事唯一的

叙述者，班克斯在不同时刻的叙述和表现，构成了一个立体且完整的艺术形象。作为被叙述者形象

出现的班克斯向读者介绍了他童年在上海的经历与父母失踪之后返回伦敦的生活；作为叙述者形象

出现的班克斯主要日记中的七个时间点记录下曾在上海和伦敦发生的事情和自己叙述时的感知。两

个迥然的叙述视角在叙述中时常出现冲突或矛盾，对某些事件或细节不乏会遮遮掩掩。如班克斯最

开始说自己在某次宴会中备受打击：

“不用说，那场晚宴令我大失所望——虽然就其他方面而言，它的意义可谓非同寻常，这点我

马上就会讲到。当时我不知道，在这个国度里，侦探是不参加社交聚会的。倒不是因为无人邀请，

我自己最近的经历便足以证明上流阶层一直都在试图吸纳走红大侦探。只是这些人往往严肃认真、

喜欢离群索居。他们成天只知埋头工作，没兴趣跟他人打交道，更不要说跟整个‘社会’了。”[7](p.11)

而在几年之后，班克斯则强调自己作为侦探的出色，回忆中当时宴会上的自己大受欢迎，朋友

们对自己赞不绝口，甚至用“每当我步入宴会大厅，那些先前对我仅限于态度和蔼的人总是热情万

分地欢呼我的到来。”[7](p.18)来表明自己备受欢迎。

赵毅衡先生认为，“人物的‘我’与叙述者的‘我’有时是同一个人，有时又是分离的，这两

个‘我’在时间轴上有先后之分，又相互提供经验与视角，形成叙述张力”[2]。《上海孤儿》以日

记的形式呈现，经验自我叙述的部分较多，叙述自我的部分相对少。故事叙述的推进往往是由叙述

自我引导着进行叙述的。从叙述自我角度来看，班克斯作为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对故事的叙述

拥有全知的视角，这对揭示班克斯所经历的事实和所表现的真实个性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叙述者

形象的班克斯，似乎是随机出现的，最明显的就是以日记的记录者身份参与到叙述中。每部分的日

记记录的是一天内班克斯所回忆的内容，回忆的部分包括班克斯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和对童年在上

海所经历的事情的回忆两方面。此时，作为叙述者的班克斯不免会介入到对往事的回忆中，对回忆

之事加以议论或不时发表看法。这明显是作为叙述者的班克斯对叙述掌控的具体体现。叙述的起始

与结束，叙述的内容如何，全在叙述者怎么样记录与书写来呈现给读者。通过叙述者班克斯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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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被叙述者的感知，对比两者的感情变化，可以窥探到他在记录中的心理变化和对记忆中人物与

情感的变化。

班克斯叙述的不可靠也体现在他对事实真相的不充分报道。成年后的班克斯成为了一位享有名

望的侦探，而且还具备侦破大型案件的能力。读者也逐渐对班克斯是个杰出的侦探，具备了解救父

母能力深信不疑，但令读者矛盾的点在于，具备解救父母能力的他却没有第一时间奔赴上海解救父

母。作为经历者，班克斯缺乏对父母失踪较为全面的认知与判断，但作为叙述者的班克斯再次回忆

起往事的时候，已经完全明了所谓父母失踪真相。班克斯的叙述在“事实/事件轴上”进行了不充分

的报道，其意在掩饰父母失踪的真相，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孤儿的事实。他在父母失踪后对父母形象

进行了修饰与美化，致使父母失踪真相被刻意隐瞒，也造成对父母失踪真相的不充分报道。成年后

的班克斯本可以通过张伯伦或者菲利普这两个知晓当年事情真相的人解开父母失踪之谜，但他并没

有这样做。他依旧选择按自己的误判告诉读者所谓的真相。通过班克斯的叙述，读者明显能感受到

他对童年时的事情和人有非常敏感的认知与判断，他却在日记中省略掉很多真实信息，给读者建构

了一种父母因正义事业被绑架的谎言。

班克斯叙述的不可靠还体现在他对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当一个成人保持着某种幼稚的

感觉时，其叙述往往是不可靠的。在这种情况下，叙述者的叙述仅仅是种潜台词。当叙述者缺乏知

识、洞察力或者不够老练时，对事件与人物的解读就会不足。”在费伦看来，布斯的事实/事件轴和

价值/判断轴上只是处理意识到的事实，但有意避免向叙述者透露情况，这意味着用错误的事实欺骗

读者[3]。这两种类型都不包括叙述者自身感知的因素，即叙述者不知道当时的情况，所以他告诉读

者的就是他想要传达的东西。研究班克斯的叙述，这种无意识的不可靠性可以从他幼稚的认知中找

到踪迹。班克斯最开始接受他父亲可能被绑架的方式是强迫哲和他一起扮演救爸爸的游戏。在他的

认知里，他以为父母一直在等待他的解救。重返上海后班克斯的系列“荒唐”言行，渐渐让读者愈

发怀疑班克斯叙述的可靠性，甚至怀疑他的心智。小说第五部分，班克斯已经无比地接近他父母“被

绑架”的真相，他竭尽全力去寻找和解救父母，整个营救过程令人匪夷所思。当他历经千辛万苦终

于到达他以为关押着父母的房子时，他并未见到期待的父母。这对班克斯而言，不仅是救援行动的

失败，还意味着他多年来精心编织的谎言被扯碎。被日本军队意外救出后，他意识到自己对父母失

踪的真相抱有某种幻想，开始意识到自我的欺骗，并正视自己的叙述和回忆不过是自己编织的谎言。

重返上海后的经历无疑是班克斯将童年不幸遭遇重现的过程，也是他内心幼稚的体现。他讲述自己

在上海解救父母的经过，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困扰他多年的失落感和恐惧感。因为在日记中，他的童

年和儿时上海的家都与安全和保护联系在一起。在他童年的后期和成年的生活中，伴随他的更多是

种孤独感，这种感觉源于他的父母在他生活消失。熟悉的安全感被粉碎的时候，他便自然带着一种

幼稚的感觉来行事。在绝望地寻找父母的过程中，班克斯逐渐抛弃了他的理性判断，取而代之的是

脆弱、高度情绪化的幼稚心理，真相的揭露让他直面往事与自我。

3.回忆建构与创伤逃避：班克斯叙述不可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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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克斯叙述是不可靠的，这与《上海孤儿》中充斥这或明或暗的记忆建构、与往事对班克斯带

来的心理创伤密切相关。班克斯叙述不可靠的原因，与其作为叙述者对往事的不断回忆，对回忆不

断修正与建构的举动密切相关。记忆如往事存在的土壤，石黑一雄钟爱记忆叙述，想要探究他笔下

人物、探究文本中的不可靠叙述，自然离不开对记忆这个载体的探究。回忆作为记忆的表现形式，

是主体对往事重现的载体，即“经历过的事物不在面前时，能把它重现回想起来。”[8]因此，在人

们回忆往事的时候，记忆中的事情就会重新出现在脑海中。由于回忆具有选择性与生长性，人们自

觉或不自觉地对往事回忆思考的过程，会让其在不经意间对往事进行新的审视和评价，在叙述中有

了属于个体的理解与表达。正如巴特莱特所言，“记忆并非是无数固定的、毫无生气的和零星的痕

迹的重新兴奋。它是一种意象的重建或构念。这种重建或构念与我们的态度有关，与突出的细节有

关。”[9]记忆在文学作品中为解读人物的内心世界提供了一种途径。记忆是个遗忘的过程也是个追

寻的过程。

在《上海孤儿》中，班克斯以日记的形式回忆了童年的经历和成年后的伦敦和上海的经历。他

的记忆叙述也自然包含着自我欺骗的成分，目的是修复或者根据他的意愿重新建构一种他本人可以

接受的故事范本，进而逃避真实的事件给他留下的心理创伤。记忆将班克斯的过去和“现在”连接

起来，却又在无形之中控制着班克斯“未来”的选择。记忆的朦胧性在小说中的许多地方显示出了

班克斯叙述的不可靠。如在讲述母亲与卫生检查员发生冲突时，班克斯的叙述中他指出自己无法肯

定地记得这一幕，但他却在叙述中将母亲的形象重新塑造且美化。在班克斯后来的叙说中也承认对

那这个事件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不排除受到母亲的干扰。

班克斯多次强调记忆的重建特性，这增强了他作为不可靠叙述者的地位。他在日记里多次承认，

他的回忆形态可能受到他后来的观点的影响和扭曲。当他回忆起他大学毕业后参加的伦敦宴会时，

确信自己对那次宴会的记忆并不准确，但他对那个夜晚的记忆却久久不能忘怀。同样的，班克斯对

童年的回忆也容易受到理想化过程的影响。在他的回忆中，他试图回到的是自己所相信的田园诗般

的童年中去。但父母婚姻的失败，他从未拥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童年中田园诗般的记忆仅仅是他

自己的建构。与班克斯童年焦虑与不安相呼应的是，他在回忆中倾向于在他童年经历的事件中倾注

一种田园诗般的宁静感。班克斯在叙述中表现出来的不可靠性，与他记忆中的理想化家园期待有直

接联系。正如班克斯日记中强调的那样，他的记忆正在衰退，他的过去也在渐渐变得模糊。这都表

明了他在修复一个较为理想化的过去的记忆，揭示了他记忆叙述导致的不可靠性。

班克斯叙述的不可靠与班克斯对童年、对往事的创伤的不断回避也有直接联系。本·霍华德认

为，“《上海孤儿》中的主人公班克斯是石黑一雄小说中首次出现的第一人称叙事者，他用一种舒

缓有致的节奏讲述了各种文化等面的以及私人的创伤故事。”[10]在对往事追溯中，创伤在班克斯

的生命中是无法避及的。班克斯童年失去父母、特殊的成长经历及复杂的社会环境都给他留下了难

以承受的心理创伤。从班克斯在回忆中对菲利普叔叔的回避以及对父母“失踪”给自己带来的心理

伤害的掩饰，这两个方面来解读创伤对他的影响，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班克斯叙述不可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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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故事中，菲利普对班克斯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班克斯无比信赖的人，同时也是给班克斯

带来伤害的人。班克斯对菲利普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尊敬、信赖到渐渐怀疑、逃避、失望的过程。

在班克斯童年记忆中，菲利普极具正义感且非常善良，创立慈善机构，救济华人。班克斯对菲利普

的态度十分亲切，菲利普对班克斯也表现出无限关心与宠溺。但当班克斯意识到母亲的失踪与菲利

普有密切关系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避。在两人最后的对话中，班克斯了解到菲利普实际上是

个双重间谍，母亲的失踪也确实与之有关。被最敬重的人背叛和伤害，这给班克斯带来沉重打击和

极大的伤害。心理的创伤让班克斯在叙述中存在刻意隐瞒，班克斯的叙述便就变得不可靠了。

另一方面，父母的失踪给班克斯带来的打击远超班克斯心理承受的范围，但在他的叙述中却一

直企图刻意淡化这伤害，甚至想要刻意营造自己已然接受且早已毫不在意的错觉。班克斯在叙述中

认为自己当年离开上海到英国并未有心神不宁，而是很快适应，甚至还非常期待英国的生活；但在

张伯伦上校的记忆中，班克斯在赴英国的途中一直沉默寡言，甚至遇到事情便会哭泣。班克斯极力

否认这种反差，他一再向读者强调自己的记忆的准确性。类似的记忆的反差在文本中多次出现。班

克斯在对谈话者的记忆不予理睬，这可能源于班克斯自我中心的偏见，他总是倾向于自己对事件的

描述。叙述者这样的坚持，其实是过分低估了他长期以来因为父母失踪而遭受的痛苦的程度，从而

描绘出了一个他所期许的自我形象。因此班克斯在讲述自己人生故事的同时他也非常明显的想要改

变一些特定的细节，使其符合他对自我的定位，以逃避他童年的失落和创伤，缓解他的不愉快的感

觉。对班克斯而言，他的记忆与悲伤和欲望是分不开的，因为这些记忆代表着他早年未能解决的心

结与遗憾。无论他多么努力地想要摆脱童年阴影的记忆和令他不愉快的过去，但往事带来的创伤总

是反复出现，死死纠缠着他。他叙述的不可靠叙述恰好表明，班克斯对动荡不安的过去建构的谎言

或许正是促使他一再重建自己，这成为他寻求解脱的有效方式之一。

4.破除谎言与直面自我：叙述不可靠的影响

以侦探形象出场的班克斯在故事的叙述中完成了自己的重建，自我重建的过程正是班克斯寻得

父母失踪真相的过程。他的叙述向读者交代了自己作为“孤儿”的事实，编织了一个父母被绑架的

“谎言”。对班克斯来说，寻得父母失踪的真相，并完全接受自己是一名“孤儿”过程完成，正是

他通过不可靠叙述完成的一次自我救赎。对班克斯叙述中精心编织的“谎言”的破灭进行解读的同

时，不难发现那些曾被他忽视的人物和线索，其实才是与他父母失踪真正相关的东西，深入对这部

分事件与人物的解读有助于还原班克斯真实的内心世界，感知他的真实情感。

班克斯选择成为侦探是他希望自己可以成功的解救出父母。在他的叙述中，他一直强调父母是

被绑架的，只要有侦探成功的找到他父母被关押的地方，那么就可以解救出他的父母，所以他自己

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孤儿。选择成为一名侦探，是班克斯为了印证自己并非孤儿一个谎言，是寻求

自我重建的方式之一。事实的真相被班克斯刻意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被他重新建构的“真相”。在

班克斯一厢情愿相信的事实里，他父母的形象和失踪的真相被隐藏，他童年失去父母的伤痛也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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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遮掩。在他的回忆中，他都有意告诉读者在父母亲失踪时，他都表现得无比的镇定。比如，在小

说中班克斯在回忆父亲失踪的时候，他告诉读者，比起对父亲失踪的担心，他更在意的能不能按和

好朋友哲的约定准时去见哲。母亲的失踪对班克斯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但在他的叙述

中他并没有直接呈现给读者他的愤怒与悲伤，而是将这种感受借机转嫁给保姆李梅。班克斯对自己

有不满与责怪，但他还是选择了推诿，不愿正视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同样的谎言与掩饰在班克斯

的叙述中多次出现，而每一次班克斯对这些谎言一再的强调都是为了遮掩自己早已失去父母、无家

可归的事实。比如，班克斯在对他伦敦校园生活的回忆里，他一遍遍声称自己完全与其他英国学生

一般。被伤痛与孤独感包围的他无法与过去的经历达成和解，而谎言的存在可以让他暂时地从不堪

的往事中逃离出来。本要与海明丝一同离开上海的班克斯，临行前无法说服自己走出心魔，彻底放

下对往事的纠缠。最后班克斯完成了所谓解救被绑架的父母的行动，也完成对自我救赎，他真正直

面自己多年来的心魔。解救父母的失败让班克斯将目光转向自己曾回避的军阀顾汪，进而找到了作

为双重间谍的菲利普。至此，一切真相浮出水面。班克斯为自己建构的侦探角色彻底被揭下，他真

正面对自己逃避了多年的事实，承认他是孤儿的事实，放弃了拯救世界的理想，接受了自己是普通

人的命运。

米兰·昆德拉认为：“任何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之谜。您一旦创造出一个想象的人，一

个小说人物，您就自然而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自我是什么？通过什么可以把握自我？这是小说建

立的基本问题之一。”[11]回顾文学领域“自我”追寻的历史，从久远的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明开

始，先哲们就早已在思考这个问题。千百年来，文学中也不乏描写“自我”追寻的作品。“自我”

真正寻得是我们的一大难题，也是文学中一个无法避及的命题，当下的人们也依旧对此不断追寻。

石黑一雄本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困扰，在他的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身份困扰、多元文化背景下自

我迷失是他作品中常见的诘问与思考。在《上海孤儿》中，班克斯在中国和英国两种文化背景下不

断的游走，渴望寻求文化上的归属。作家本人与主人公的遭遇极其相似，故而在文本解读中对主人

公文化身份的探寻成为关键。作为童年生长在上海租界的班克斯，在父母失踪之后失去了家庭的庇

佑，回到了陌生的英国。在成年后赴上海寻找童年失落的家园，童年在上海的班克斯因为自己生长

在上海不够“英国化”苦恼，回到伦敦的班克斯为了避免成为同学眼中的异类，去模仿同学们的日

常言行让自己融入英国的生活，再次回到上海寻找父母失败的班克斯，在和长谷川上校的聊天中又

为童年逝去的家园而难受。石黑一雄借班克斯不可靠的记忆叙述表达了他对文化身份的理解。在上

海解救父母的幻影破碎后，班克斯回到了伦敦，接受了自己孤儿的身份，在伦敦定居，融入伦敦生

活。班克斯与自己和解，也与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解。通过不可靠叙述，班克斯逃离往事的禁锢，从

精神创伤中得到了解脱，开始真正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通过这样独特的文学方式，石黑一雄本

人也在写作中表达了对自己文化困境的思考，对那些在国际多元文化背景下遭受精神创伤的移民的

同情与关注，尝试着以一种新的方式治愈他们过去的不幸与痛苦。

5.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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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孤儿》以一个典型的石黑一雄式的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回顾了自己的过去，展现当

下他们所面对的困境。和石黑一雄其他的不可靠叙述者一样，班克斯的记忆并不可靠。当他压抑痛

苦的记忆或对自己说谎以使它们更容易被接受时，他无意中暴露了他的自欺。创伤的承担者班克斯

的记忆也是不可信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叙述者的班克斯的感情是压抑和超现实的。由于不愿

正视过去的创伤，班克斯采用了不可靠的叙述。班克斯从小就失去了父母和家园。强烈的无家可归

感和流离失所感使他无法在成年后接受父母失踪的真相，为失去的亲人哀悼，但这又是个对班克斯

来说，从创伤中恢复不可或缺的阶段。班克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损失和痛苦，在自欺中追根溯源，

不断偏离，逃避真相，用借口为自己之前的行为辩解，这反映了他在与身份危机和童年失落的斗争

中。他经历了强烈的情感剧变，使自己与过去和解，并试图在现在找到自己人生的真正意义。起初，

班克斯拒绝承认他对失踪的父母和在异乡被边缘化的悲伤。通过自欺、否认和压抑，他试图告诉别

人，他在英国不是一名孤儿，他做得很好，甚至成为了一名著名的侦探，一个真正的社会精英。这

显然通过不可靠叙述表露了班克斯的失败。在本以为自己适应了在上海的新身份，他却因为父母的

失踪，被迫从上海送回到陌生的故乡伦敦。虽然班克斯一开始选择隐藏自己的古怪和内心的渴望，

但他努力让自己作为一个移民孤儿的新身份和他在英国的新家达成和解。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靠叙

事在维护安全与面对过去之间起到了重要的平衡作用。这是一种治疗，让班克斯正视他的过去，这

样他就能重建自己的身份，并得到解脱，拥抱未来。

用赫尔曼的话说，“虽然解决方案永远不会完成，但往往足以使受创伤的受害者把注意力从恢

复的任务转移到日常生活的任务上”[12]。解决问题的最佳指标是幸存者恢复了享受生活和与他人

充分交往的能力。通过运用不可靠的叙述，班克斯对现在和未来的兴趣超过了对过去的兴趣，这表

明他从精神创伤中得到了解脱。石黑一雄通过独特的文学手法，表达了他对遭受精神创伤的移民的

同情和关注，并探索了他们治愈过去痛苦的精神创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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